
红陶兽形壶是大汶口文化时期陶
器的典型代表。红陶兽形壶，1959年出土
于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壶高21 . 6厘米，夹
砂红陶质，通体施红色陶衣，陶衣鲜亮
油润。这件壶的造型像是胖胖的小猪，
拱着鼻子，张着嘴巴，耳穿小孔，短尾上
翘，憨态可掬。今人在喜爱它生动可爱
的造型同时，更感叹它极具实用的制作
构思。当时的先民从陶壶尾部圆筒形的

注水口注水，用
水时通过“小猪”
张 着 的 嘴 巴 倒
出，同时背部制
作了便于提携的
拱形提梁。壶的
所有用途巧妙地
融入造型中，是
大汶口文化时期
先民们生活体验
和艺术智慧的结
晶，代表了当时
陶塑造诣的最高
水平，是5000年前
难得的一件艺术
珍品。无论从哪
个角度观赏红陶
兽形壶，人们都
会为它朴拙可爱
的外形而忍俊不
禁，忍不住有上
手把玩一番的冲
动。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聪明的先民们
逐渐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
息息相关的陶器。这是史前时期人类生
活的重大发明之一。制作上正如明代科
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总结
的为“水火既济而土合”，可以说是“泥
与火的结晶”。陶器虽然容易残破，但埋
藏中不会腐烂，它便成了史前人类活动
的重要见证。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大汶
河两岸的宁阳堡头和泰安大汶口附近。
1959年在汶河南岸堡头村西发掘墓葬
133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一千多件，其
中有红、灰、黑、白各色陶器，间有精美
的彩陶，石器、骨器及动物骨骼亦甚丰
富。考古学界将大汶口遗址文化及与其
相类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红陶是中国最早的陶器品种之一，
红陶的烧制原理是在陶器烧制到一定
程度将窑内火焰的性质控制为氧化焰，
在氧化气氛焙烧下，陶土中的金属铁大
部分转化为三价铁，烧成的陶器即呈现
红色。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
种，陶土比较纯净细腻、含细砂极少者，
称为泥质红陶，主要做饮食器具和盛储
用具。陶土中掺有细砂者，能耐火，主要
做炊具用，称为夹砂红陶。

红陶兽形器在新石器时代中发现
不多，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兽形壶雕
塑自然生动，几近天人合一。从造型上
可以看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
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外
表的不同凹凸高低，是家畜饲养业在原
始造型艺术上的生动反映。

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在长期
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依靠对大自然的探
求发现和运用的结果。正如郭沫若先生
诗中所写：“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
装，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宫、商、角、徵交响。
汇成陶海叹江洋，真是森罗万象”。

今年3月，家居北京的御宴大师张杰，
特意把女儿的婚宴定在了泰安，让亲朋
好友都从京城赶来品尝御膳宴。

他说，泰山御膳饮食文化名扬四海，
泰安御膳宴是一场古典文化的盛宴，底
蕴深厚，大气磅礴，全国独有。在这里安
排婚宴，不仅是为了领略“五岳独尊”的
泰山风采，也是让宾客们经历一次非凡
的文化享受。

泰山帝王封禅文化，孕育了泰山封
禅御宴的诞生。据司马迁考证，秦始皇以
前就有72位帝王到泰山祭天。而秦始皇之
后，又有58位皇帝祭祀或封禅泰山。其中，
汉武帝8次，康熙3次，乾隆11次。

封禅，号称国家大典，是国泰民安的
象征。据载，唐高宗东封时有朝鲜、日本、
印度、波斯、新罗、百济、突厥、于阗等国
使节和诸番酋长等30余人，随行陪祭，大
宴群臣；康熙、乾隆祭祀泰山后也是“宴
群臣，赏差卒”。

可见，历代帝王来泰山，均带着御厨
在泰山脚下的东御座用膳，带来了各朝
各代各个都城的宫廷御膳和名点名菜，
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引入了

泰安，使泰安饮食文化集历代宫廷御膳
文化之大成，独居特色，远近闻名。

据泰安的资深名厨张立安介绍，他
的祖父曾应诏进到岱庙东御座，亲自掌
勺做菜侍候过来泰的皇帝，当时，他祖父
先洗澡洁身，换上御衣，当面向皇帝带来
的御厨汇报泰安的青菜、肉、禽、蛋等原
料，看皇帝喜欢哪些菜品，并精心制作了
他的拿手菜——— 泰山灵芝鸡让皇帝品
尝，结果大受欢迎。

史载，古代帝王在封禅之前，一般要
沐浴三次，斋戒三天。汉武帝时沐浴六
次，吃斋六天。斋食就是不吃荤菜、不饮
酒，以豆腐白菜组成素食而食之，泰山豆
腐宴应运而生。而泰山三美“白菜、豆腐、
水”也从此名扬天下。

说起豆腐宴，不了解的人会认为只
是用豆腐做的菜而已，其实不然，经过不

断发展到今天，泰山豆腐宴以素为主，已
荤素兼备。达到了吃鱼不见鱼，吃鸡不见
鸡，只享其味不见其物的境界。据传乾隆
来泰山，对干炸豆腐丸子情有独钟。名厨
们为讨好皇上，在制作此菜时加了鲍鱼、
干贝、鹿角菜、虾仁等高档原料，乾隆帝
品尝后，感到味美可口，鲜香无比，大为
赞赏。从此，此菜身价倍增，广为流传，并
取雅名“龙眼金球”。

现年七十岁的钟长泉经过多年精心
挖掘、整理，推出了独具特色的1218道十
大类泰山御膳系列菜品、40多套精致宴
席。仅豆腐类就有近200道菜，蒸、炸、煎、
炒、扒、烩、汤样样俱全。东方美食学院副
院长刘学龙认为，推广御膳，就是推广鲁
菜。御膳作为鲁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要进一步挖掘，打造出亮点，并且推向
全国，最终把鲁菜这块名片擦亮。

历史上鲁菜成为四大菜系之首，后
来发展到八大菜系第一、中华饮食之最。
可以说，没有历代帝王频频来泰山祭祀
或封禅，鲁菜就不会在历史上有如此高
的地位。据论证，清代的“满汉全席”的汉
席指的就是鲁菜，而泰山又是鲁菜的发
源地，泰山御膳占到鲁菜的80%，所以，弘
扬泰山御膳意义重大。

专家们还认为，像猴头、燕窝、鱼翅、
鹿茸等都不是山东产，为什么进入鲁菜
菜谱中的上八珍，这就是皇帝来泰山封
禅时，周边进贡进来的。而作为“齐鲁之
乡、礼仪之邦”的山东，饮食文化特别讲
究，包括上菜、饮酒的程序非常严格规
范，其实也是受到了宫廷御膳的影响。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说，二进荣
国府的刘姥姥要回家，凤姐赠送一大堆
礼物，其中有“两个茧绸”，这指的就
是茧绸衣报。茧绸衣服是明清时期人民
的日常穿着。茧绸由柞蚕丝织就，在一
般人印象中，柞蚕产自东北，殊不知柞
蚕放养、柞蚕丝绸纺织，在二十世纪曾
一度成为世界性产业，其策源地就在山
东。中国柞蚕丝绸出口的鼎盛时期，一
度在同类产品占有世界贸易90%以上的
份额。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柞
蚕丝绸产量最多的国家。可以这么说，
桑蚕文化在江南，柞蚕文化在山东。

柞蚕与桑蚕不同，不在室内养殖，
而是在柞林中放养，因此又叫野蚕、山
蚕。康有为《公车上书》中鼓吹以商立
国，举“山东制野蚕以成丝”，敌洋人
之货为例。他所说野蚕丝，即柞蚕丝。

明末清初以来，起源于山东泰沂山
区的柞蚕放养、柞丝绸制造技术，迅速
向省内外传播。茧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
内成了中国人最喜爱的衣料之一。在清
朝后期，柞丝绸又走出国门，在世界商
战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柞蚕产业在清代勃兴，除了相关技
术的成熟，与清代名人的表彰，也不无
关系。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清初宰
相、青州府益都县人孙廷铨《南征纪
略》中的有关记载。

《南征纪略》是顺治八年，孙廷铨以
礼部太常寺少卿，奉旨到绍兴告祭禹陵
的旅途日记。他于是年四月廿二日从北
京出发，绕道故乡益都，六月初三日，自
安丘渡潍河进入诸城。次日，继续他的旅
程。文中用了近千字记述了他在诸城石
门村一天内了解到的有柞蚕放养、蚕茧
缫丝及茧绸纺织的全过程。这段千字文，
清人一般称之为“山蚕说”。曾被很多人
所援用、隐括。清代诗坛泰斗王士祯曾作

《山蚕词》四章敷衍此文，又在《香祖笔
记》、《池北偶谈》、《居易录》中反复称道，
将之比为清代的《周礼·考工记》。这段文
字虽然略嫌古奥，但它作为山蚕之学的
开山之作，对清代山蚕产业的勃兴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柞蚕产业的勃兴与清代服色
的好尚也即当时的服装文化有很大关
系。

清朝自称水德应运，以水胜明朝之
火，而五行中水为黑色。其实不仅清朝，
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也自命水德应
运，服尚蓝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举
李自成穿蓝布衣，乘乌驳马，作为他“十
分朴素”的证据。李自成未尝不朴素，但
他对蓝黑色的偏好，却另有意图。正如书
名就与颜色较劲的《红楼梦》第三十五回
金莺说“大红的要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
青的，才压的住颜色”，有弦外之音。

清代蓝色，其象征与黑色同。《八
旗通志》初集卷五《八旗方位》：“两

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
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
色代之。”正蓝旗本在上三旗之列，顺治
七年，顺治清算多尔衮，夺其正白旗归皇
帝，升入上三旗，降正蓝旗于下五旗。

对明清服色的变化，我们也许有直
观的印象。看演绎明朝的电视连续剧，
朝臣服装一般色彩亮丽；看有关清朝的
连续剧，无论文武都是蓝黑石青。

传统的山东茧绸，一般是由草木灰
做解舒剂，然后抽丝捻线织绸。其风格
粗犷，手感密糯。由于用草木灰做解舒
剂，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使柞丝难以染
色，所出丝线多为灰色，浓者近黑，浅
者近青。蒲松龄《日用俗字·养蚕章》
所谓“山茧、胡(槲)丝绸不等，不用酸
瓮染深蓝”。孙廷铨《山蚕说》述茧绸
有五善：“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
也；浣濯不异色，二也；日御之，上者
十岁不败，三也；与韦衣处，不己华，
与缫纨縠处，不己野，四也；出门不二
服，吉凶可从焉，五也”。五善之中，
除了形容布料紧实耐穿的第二善，大都
与色彩有关。明朝末年就有人反感奢华
世风而喜欢朴实的茧绸，清代茧绸的本
色又无意中迎合了该朝的“国色”，所
以其大行天下，也便不足为奇了。清代
康熙帝曾用野蚕丝织绸制衣，亲自服
之。清朝名相刘墉制衣也用山东特产的
茧绸。他家在诸城九仙山麓的槎河山
庄，那里就放养柞蚕。清代小说名著
《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红
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
等，无一不提及茧绸。

至于茧绸在清末走出国门，在西方
大受欢迎的原因，这可以用服装界一句
名言解释：“黑色是永恒不变的流行色。”

民国以来，茧绸在国内外仍然受欢
迎。1927年，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
发表短篇小说《读〈易〉》，其中的惠
子，穿着“青茧绸裤子”；自称是“半
个红学家”的江青，喜欢蓝青二色。
1936年，其前夫唐纳第一次殉情自杀，
留下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临走的时
候，你说要买山东绸给我作衬衫。”用
茧绸做的衬衣，保暖性特好。1976年，
毛泽东去逝，其寿衣用料即牟平所产柞
丝绸，可能也与他的夫人江青有关。

但自此，中国的柞蚕产业便开始衰
落。其原因当然很多，与服色好尚也有
重要关系。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我国
人的衣着在色彩、质料等方面，都有了
更加广泛的兴趣和更加宽广的选择空
间。王蒙在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惶
惑》，写主人公在三中全会以后，做了
“好几套毛料西装”，对二十八年前
“穿一身柞丝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
衣料”，已不以为然。而山东柞蚕产
业，也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走向
衰落。

山东茧绸带动清代时尚
□ 王宪明

■ 海岱一方

■ 文化头条

■ 齐鲁文脉

传说中的御膳泰安“谪凡”
□ 姜言明

大汶口文化的恒久记忆
□ 钟 宁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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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先秦诸子形成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儒道墨在一般意
义上均对战争持否定态度。儒家主张“仁
者无敌”，从道德的层面持反战态度；道家
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从历史的角度来
反对战争；墨家则倡导“非攻”，从仁爱的
立场出发，积极从事反战事业。尽管他们
反战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反战的实质则殊
无二致。与此相反，法家则是战争的坚定
支持者，并积极地为封建兼并战争的合理
性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作为兵家战争观的
代表，则是孙子所提出的慎战观。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开宗明义
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
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实
在，是不以人们的好恶而改变的。它关系
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
重对待，积极探索战争规律，进而驾驭战
争。

一要慎重地进行战争决策。孙子指
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
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战争决
策是以客观分析为依据，以利害关系为原
则的，绝不能感情用事，盲目行动。兴不兴
师，交不交战，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国家利
益为基本原则，如此才能达到“安国全军”
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因盲目决策而导致失败
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三国时期，刘备因
东吴夺荆州，杀关羽之恨，不顾诸葛亮等
人劝谏，倾全国之力，亲率大军征伐东吴，
结果在夷陵被吴将陆逊击败，军队伤亡殆
尽。刘备乘夜逃往白帝城，不久抑郁而终。
经此一战，蜀国国力大损。后虽经诸葛亮
励精图治，但三国鼎立的平衡已经被打
破，蜀国之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夷陵之
败，根源于刘备感情用事，盲目决策，是违
反孙子“主不可怒而兴师”原则所造成的。

同样是三国时期，当诸葛亮率军北伐
时，魏将司马懿根据蜀军粮运困难、利于
速战的特点，实行坚壁固守，以待其变的
方针，与敌周旋。为诱敌出战，诸葛亮百般
设计，甚至派人送去女人的衣服以羞辱司
马懿，魏军将士不堪其愤，纷纷要求出战，
但司马懿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既定方针，
终使蜀军的北伐无功而返。孙子说：“将不
可愠而致战”，司马懿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二要慎重实施作战行动。平时要有忘
战必危的忧患意识，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
来，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
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要依靠自己具有
使敌人不敢进攻的强大实力。作战方案要
仔细研究，尽量做到周密详备，力争“未战
而庙算胜”。展开作战行动时，则要力争积
极稳妥，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
耐心地等待和创造战胜敌人的时机。而要
做到这一点，统兵将帅就必须通晓“战
道”，即要掌握战争规律，从而驾驭战争，
赢得胜利。

孙子的慎战、备战思想，既不同于反
对一切战争的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又有别
于穷兵黩武的战争狂，而是建立在对战争
及其社会功用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
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未战而庙算胜

□ 赵海军

■ 兵学奥秘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今年，四门塔修建完成已整整1400
年了。如今，饱经沧桑的四门塔迎来了
继1973年之后的大修，这让此处闻名全
国的佛教圣地在人们的视线中又渐渐活
跃了起来。

说“塔”必先说“寺”
说“塔”必先说“寺”。寺叫“神

通寺”，与身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声名远播的四门塔相比，塔所在的
这座寺的名气显然要小得多。也莫怪，
如今找遍整个风景区，也只剩下位于青
龙、白虎两山间的谷地中那一处寺庙的
遗址，其建造规模、曾有过的风光自然
也就鲜有人知。

神通寺由东晋高僧朗公创建于1660
年前，最初名叫“朗公寺”。据说，朗
公功德甚高，备受当朝者尊崇，因此，
这座寺庙也就得以迅速发展，渐渐成为
了山东地区最大的佛教中心。

而朗公寺
之所以又被唤
作 “ 神 通
寺”，这里面
还有其与隋文
帝 的 一 段 渊
源。相传隋文
帝杨坚梦中得
佛祖点化，称
其母吕苦桃的
族 亲 在 济 南
郡 ， 来 此 寻
亲，竟真找到
了母亲的侄子
与堂弟。隋文

帝深信“此缘来源于佛”，便在开皇三
年(公元583年)，以“通征屡感”赐给了
朗公寺“神通寺”的名字，意在“佛有
神通、法力无边”。此后，在皇帝、贵
族的推崇下，此处香火愈加旺盛，而在
随后的千百年里，寺庙在历朝历代又经
历了数个发展起伏，直至清末民初，遭
战火毁灭性破坏，这座古刹就此没了踪
迹。

即便落寞，神通寺里也有不少国
宝。细数起来，四门塔在这里也不过就
是其中的一件珍贵文物遗存——— 寺北的
塔林，现存历代主持、高僧的五十余座
墓塔，造型上分密檐式塔、阙式塔、幢
式塔和亭阁式塔等多种，被誉为“古塔
博物馆”；唐代殿堂台基在塔林北，呈
长方形，台基上刻有浮雕伎乐人物，或
手执箫、鼓、琵琶，或载歌载舞，形象
栩栩如生；龙虎塔位于塔林南，三层束
腰上精雕细刻着天王、雄狮、龙、虎及

众多人物，浮雕造型华美，令人惊艳；
还有始建于唐初的千佛崖，拥有造像二
百余尊，大都雕刻技法精湛，形象优
美……

不得不提的四门塔
可不得不提的还是四门塔，作为我

国现存最早的亭阁式石塔，它的古朴简
洁、大方浑厚着实让人称叹。一来，它
不靠地基支撑，全靠塔心柱承重，却异
常坚固、千年不倒；二来，它毫无花俏
的装点，墙体大面积的素白，却显得愈
加庄重，毫不单调；而塔的四门内各有
一尊石佛，南面谓保生佛，北面谓微妙
声佛，东面谓阿閦佛，西面谓无量寿
佛，均造型生动，神态亲切，让人不禁
感叹古代工匠手法的巧夺天工。

四门塔的传说和故事也有不少。相
传，在1400多年前，神通寺召来能工巧
匠修建四门塔，塔身很快建完，只剩在
塔顶安放“塔刹”。塔刹虽然精美却极
笨重，如何才能运上塔顶并完好无损地
安放，一时间难住了所有人。一天中
午，工匠头司徒贤恍惚做了一个梦，梦
中有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望着四门塔塔顶
不住微笑。司徒贤上前施礼讨教，不料
老人只留下一句“我已是黄土埋到脖子
的人了……”便扬长而去。司徒贤醒后
暗自思忖，忽地豁然开朗，“黄土埋到
脖子，不就是说把黄土埋的和塔一样
高，就能把塔刹运到塔顶上了吗？”随
后他和大家立刻用这个办法把塔刹安装
了上去，再将黄土清除，四门塔大功告
成。而工匠们因此认定是鲁班在梦中显
灵，点化他们造好了四门塔，便在塔旁

专门修了一座鲁班祠，以示对祖师爷的
感激和敬仰。

四门塔北门有棵一千多年枝繁叶茂
的古柏，因树上有九股粗壮的枝干平
伸，故名“九顶松”。传说一天傍晚，
远方飞来一只五彩凤凰栖于树上。黎明
时分，神通寺和尚按例敲响寺内的巨
钟，洪亮的钟声惊飞了凤凰，由于起飞
时用力过猛，凤凰蹬断了粗大的树干。
然而，又一夜之后，树干折断之处竟长
出了9股粗大的枝杈，挺拔苍劲，茂密
葱茏，使整棵柏树长得更加雄健、壮
观，也就形成了今天的“九顶松”。有
人会问，那只凤凰又飞去了哪里？传
说，它起飞后，在涌泉庵的山崖上落
下，此崖因此得名“凤凰台”，而不料
涌泉庵的钟声也跟着响起，凤凰又被惊
飞，最后落到柳埠村北山上，而此山就
是现在的“凤凰山”。

现代的“传说”一样地动人。1997
年3月的一天清晨，四门塔工作人员意
外发现面朝东方的香积世界阿閦佛佛首
不见了。阿閦佛在四尊佛像中最为传
神，保存得也最为完好，因此成为盗贼
下手的首选目标。接到报案后，警方迅
速在全国各地撒网展开侦查，历时两年
后，终将犯罪分子抓获归案，然而佛首
却依旧下落不明。2002年3月，山东大学
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接到了
一通来自台北的电话，告知台湾法鼓山
文教基金会有一尊佛首与四门塔丢失的
相似，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到后捐
献给基金会的。闻听此言，刘凤君十几
次前往四门塔实地考察勘测，并动身前
往台湾进行鉴定，最终证实这尊佛首就

是四门塔丢失的国宝。台湾有关方面同
意归还佛首后，经多方协调，同年12
月，佛首被重新安放在了和它本为一体
的阿閦佛的佛身之上，重新焕发出昔日
的光彩。

寺已老，塔多娇
岁月的侵袭加之年久失修，已经让

四门塔顶材料老化、漏雨渗水，塔身有
裂隙，塔心室石材风化、有水渍。此
外，唐代建筑台基也出现了地面方砖破
损、四周出现积水、镶嵌石刻表面风化
严重等情况。此次维修正是有针对性地
解决上述问题。

四门塔顶将进行防渗漏工程，清除
墙面、佛身石灰水污染，修整现有塔基地
面；唐代建筑台基将实施保护性设施改
造，拆除现有的保护游廊和四角亭，设挡
土墙及进行排水改造；此外，也将对青龙
亭及白虎亭分别进行整修和修复。此次
维修投资将本着“必须原址保护，尽可能
减少干预”、“保存现存实物原状和历史
信息”等原则实施。

那么，已经不复存在的“神通寺”是
否能被复原？维修方案里的一句“不再重
建”让这种设想没了可能。这是不是一种
遗憾呢？倒也未必。与其硬生生要仿建出
个替代品，非在里面揭出个尘封的记忆、
品出个曾有的神韵，还不如就留下那一
片遗址与四门塔遥相呼应，让人们在缺
失中自由寻找一段关于四门塔、关于神
通寺精彩的过往，在想象中完成一次“追
远”的历程。这样挺好。而四门塔“前世今
生”的那些事儿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摄影/刘继文）

神通寺已老 四门塔弥新
□ 田可新 张心怡


	13-PDF 版面

